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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王母神话形象演变的隐喻
———兼论摇钱树中的西王母图像

俞 方 洁
(南京师范大学 文博系,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９７;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与设计学院,重庆市４０２２６０)

摘　要:西王母神话形象表现于汉代摇钱树的西王母图像艺术中,其发展经历了从“司天之厉及五残”

到献天之祥瑞的演变.西王母崇拜在汉代盛行的原因,一方面是神仙和长寿思想奠定的社会心理基础,另一

方面是西王母被外戚利用成为篡权者寻找政治合法性的依据.西王母在民间与官方的相互推崇中,逐渐成为

全能的神灵.摇钱树枝叶和树座上刻绘的西王母图像,其隐喻意义是西王母可以给民间带来祥瑞,是带给人

们长生、富贵、平安、子孙延绵等福祉的全能神.汉代对死后世界的憧憬和想象,折射出汉人积极进取、乐观豁

达的社会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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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西王母崇拜广为流行,在汉代墓葬艺术如画像石、墓室壁画、帛画以及陶、玉、青铜材质

的随葬品中,都刻绘有西王母神话形象.其中,汉魏巴蜀地区出土的摇钱树上发现了数量较多且形

式多样的西王母图像.摇钱树上频繁出现西王母形象,说明它不是普通的神树,而是渗透着西王母

信仰的民间产物.
西王母神话形象的研究,需要在西王母神话演变的背景中展开.过去人们对西王母神话形象

的演变有过不少探讨,早期以茅盾、袁珂影响最大.茅盾在«神话研究»中将西王母神话的演变分为

三个阶段[１],此后研究者多加沿用.王兴芬[２]、韩维志[３]在此基础上对西王母神话演变的成因进行

了分析.王子今等[４]、周静[５]、汪小洋[６]讨论了两汉西王母信仰的表现、内在原因和影响.张玖

青[７]特别指出西王母作为«纬书»政治神话中的人物,具有祥瑞意义,赋予了长生以政治意义.西王

母向«纬书»吉神形象的转变,使西王母神话体现着官方意识形态与民间信仰的交织.事实上,两者

从未严格区分,而是在共同宇宙观下推动了西王母崇拜在汉代的发展,并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摇

钱树与西王母神话的专题研究已相当丰富,但学界并未就西王母神话形象与摇钱树的关系展开详

尽讨论.摇钱树在东汉出现,这正是西王母信仰尤为流行的时期.“人工器物不宜全然看作是象征

的存贮而应更多地把它考虑成其制作者和使用者之信仰、希望与恐惧的融合组分”[８],在研究东汉

摇钱树时,也应将它放到汉代民间信仰情境尤其是西王母神话形象演变的历史背景中进行理解.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西王母神话与信仰作进一步探索,以求教于方家.

一、司天之厉至献天之瑞:西王母神话形象的演变

最早记载西王母的传世文献为«山海经».袁珂先生对«山海经»进行过梳理,其中«大荒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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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最早,«西次三经»次之,«海内北经»最晚[９].从年代较早的«大荒经»«西山三经»来看,西王母神

话形象还没有摆脱人兽混杂的特征:“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

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
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１０]卷十六,p３５８“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

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１０]卷二,p５９西王母虽

“蓬发”“戴胜”,已初具人形,但“豹尾”“虎齿”“善啸”“穴处”又表现出她作为野兽的凶猛之性.«汉
书􀅰地理志上»:“道弱水,至于合藜,余波入于流沙.”师古曰:“合藜山在酒泉.流沙在敦煌

西.”[１１]卷二十八上,p１５３４从文献记载看,其地位于河西走廊,是古人心中遥远的西极“昏荒之国”.“厉”和
“五残”皆为古代星名,是代表灾祸的凶星,一旦出现,四周将一派颓败.“司天之厉及五残”是西王

母最早的司职,加之她狰狞凶残的兽性,更是增添了暴戾恐怖之气.西王母的神兽形象反映了图腾

信仰或动物崇拜观念,属于原始神话的阶段.这表明当时人们希望这一神话人物能够解决人与自

然之间的种种矛盾[６].伴随人类对生育自我认知的成长成熟,受崇拜的神灵不再是原始图腾的半

人半兽形象,而是人的形象.
中国神话流传演变到封建社会初期,又和道家方士所传述的仙话相结合,成为一种神话的变

种[１２].春秋战国时期,仙话侵入神话范畴,西王母神话形象发生了一次重要的演变,西王母成了使

人永葆 青 春 的 神 仙,“譬 若 羿 请 不 死 之 药 于 西 王 母,姮 娥 窃 以 奔 月,怅 然 有 丧,无 以 续

之”[１３]卷六,p５０１Ｇ５０２.
两汉时期,西王母的仙化更加深入人心.嫦娥奔月见证了西王母神话形象向仙话的一大转变,

西王母被赋予掌管人类生死的能力.«太平经»记录了一则汉代民谣:“乐莫乐乎长安市,使人寿若

西王母,比若四时周反始,九十字策传方士.”[１４]卷三十八,p６２司马相如«大人赋»称西王母为“暠然白

首”[１１]卷五十七下,p２５９６救民济世的圣人;杨雄«甘泉赋»有“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寿兮”的感叹[１１]卷八十七上,p３５３１;
张衡«思玄赋»有“聘王母于银台兮,羞玉芝以疗饥”[１５]卷五十九,p１９３０之遨游昆仑仙境享西王母仙药灵芝

的快意.班彪«览海赋»更是生动地描绘了遨游求仙于西王母的情景:“松乔坐于东序,王母处于西

箱.命韩众与岐伯,讲神篇而校灵章.愿结旅而自讬,因离世而高游.聘飞龙之骖驾,历八极而回

周.遂竦节而响应,勿轻举以神浮.”[１６]汉赋中大量求仙场景都有西王母的身影,汉人对仙境的向

往使西王母神话的仙化形象愈加丰满多姿.
西王母神话形象与古代帝王相结合始于«穆天子传»,时人将周穆王西伐犬戎的传说与西王母

神话结合在一起,文中记载周穆王多次与西王母相会,也许是神话历史化的结果:“吉日甲子,天子

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好献锦组百纯,□组三百纯.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
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

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西
王母又为天子吟曰:‘徂彼西土,爰居其野.虎豹为群,于鹊与处.嘉命不迁,我惟帝女.彼何世民,
又将去子.吹笙鼓簧,中心翔翔.世民之子,唯天之望.’天子遂驱升于弇山,乃纪丌迹于弇山之石,
而树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１７]卷三,p１６１Ｇ１６２西王母的赋诗尽管保留了一丝原始神话痕迹,但她作为西

土之王与东土之王相比照,不仅享有与君王同等的王者地位,更是受到了以玉璧为奉献品的礼遇.
«穆天子传»的中心是帝王至西土访问西王母,政治意味还没有那么明显,而后来西王母则成了向黄

帝、虞舜贡献祥瑞的天使.
西王母献祥瑞的事迹,还广泛存在于纬书的记载中.如«尚书帝验期»:“西王母献舜白玉琯及

益地图.”[１８]３８７“舜在位时,西王母又尝献白玉琯.”[１８]３８７“西王母于大荒之国,得益地图,慕舜德,远
来献之.”[１８]３８８«尚书中候考河命»:“西王母献白环玉玦.”[１８]４３２«礼斗威仪»:“西王母献地图及玉

玦.”[１８]５１７«春秋纬»:“帝伐蚩尤,乃睡梦西王母遣道人披玄狐之裘,以符授之.”[１８]９０２«龙鱼河图»:
“帝伐蚩尤,乃睡梦西王母谴道人,被玄狐之裘,以符授之曰;太乙在前,天乙备后,河出符信,战则克

矣.黄帝寤,思其符,不能悉,以告风后、力牧.曰:此兵应也,战必自胜.力牧与黄帝俱到盛水之



侧,立坛,祭以太牢.有玄龟衔符出水中,置坛中而去.黄帝再拜稽首,受符视之,乃梦所得符也,广
三寸,袤一尺.于是黄帝佩之以征,即日禽蚩尤.”[１８]１１５０Ｇ１１５１«洛书灵准听»:“舜受终,凤皇仪,黄龙

感,朱草生,蓂荚孽,西王母授益地图.”[１８]１２５６纬书神话作为一种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相对于原始

神话那种无意识的集体创作,明显是为了某种功利的政治目的[１９].西王母所献“白玉琯”“白玉玦”
“益地图”“符瑞”等物,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吉祥之物,而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祥瑞,是天人感应的

中介,象征了圣主政治下国家太平、政治清明的社会景象.王莽专政后,他致力于为篡权寻找合法

理由,捏造祥瑞,祥瑞之风更加兴盛.西王母与政治祥瑞的紧密结合恰好出现于这一特殊历史时

期,这也正是西王母神话形象大量出现于汉代墓葬艺术中的时期.东汉以来,随着道教的兴起,西
王母神话形象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成为传授道书的女仙.«博物志»记七夕汉武帝与西王母的相会:
“汉武帝好仙道,祭祀名山大泽以求神仙之道.时西王母遣使乘白鹿告帝当来,乃供帐九华殿以待

之.七月七日夜漏七刻,王母乘紫云车而至于殿西,南面东向􀆺􀆺帝东面西向,王母索七桃,大如弹

丸,以五枚与帝,母食二枚􀆺􀆺帝曰:‘此桃甘美,欲种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实.’唯帝与母

对坐,其从者皆不得进.时东方朔窃从殿南厢朱鸟牖中窥母,母顾之谓帝曰:‘此窥牖小儿,尝三来

盗吾此桃.’帝乃大怪之.由此世人谓方朔神仙也.”[２０]«汉武故事»与«博物志»多有重复,延续两汉

求仙思想,包含了西王母献祥瑞的形式.«汉武帝内传»:“至七月七日􀆺􀆺闻云中有箫鼓之音,有
顷,王母从数万天仙到来􀆺􀆺西王母备天上饮食,出桃七枚,与武帝共食􀆺􀆺与上元夫人同席,王母

对武帝授«五岳真形图»,上元夫人授«五帝六甲左右灵飞等十二事».”基调转为道教,除了汉武帝向

西王母拜请长寿之方外,还增添了西王母传授道教经书的情节,西王母的神话形象由此完成了道教

化的转变.

二、从民间信仰到政治神话:西王母信仰广布的分析

自春秋战国至两汉,西王母由“豹尾虎齿”的半人半兽转变为“暠然白首”的慈祥老妇.«山海

经»中西王母与凡人的长生并无多少关系,但在此后的诸多典籍中,西王母被层累地赋予了赐人长

生的能力.汉人对长生、不死、成仙的诉求极为强烈,从汉人名字就可见一斑,两汉人名取长生、长
寿之意者甚多,如寿、延寿、延年、千秋、彭祖、万岁等,据杨颉慧统计,这类名字“在西汉的出现频率

大大高于东汉,尤以武昭宣三朝为最”[２１].人名是一定社会心理和民间信仰的体现,战国以来的方

士仙道思想在汉代渐至盛行.汉初凋敝的经济形势和不安的内外局势使统治者和民众无暇顾及求

仙之事,但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帝王、官僚、民众有了经济实力思索长生成仙之事.与秦始皇相

比,汉武帝对成仙的渴求有过之而无不及.司马相如«大人赋»称:“吾乃今日睹西王母,暠然白首戴

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乌为之使.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他为了迎合武帝的

成仙 渴 望,着 重 介 绍 西 王 母 长 生 不 死 的 特 点,武 帝 读 罢 “飘 飘 有 凌 云 之 气,似 游 天 地 之

间”[１１]卷五十七下,p２５９６,长生不死的西王母彻底打动了求仙若渴的汉武帝.
长生不死的神仙形象使西王母在汉代深入人心,不仅受到皇帝推崇,也为普通民众所接受.相

比玄之又玄的太一神、远古圣王以及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西王母经过改造,形象更加亲民,尤其是

她掌握长生秘诀迎合了民众需求,西王母信仰在汉代逐渐兴盛就成为大势所趋.把西王母信仰推

向高潮使我们认识到汉人对西王母狂热崇拜的事件是“传行西王母筹”,«汉书»中与该事件相关的

记载见于多处,如«哀帝纪»:“(建平)四年春,大旱.关东民传行西王母筹,经历郡国,西入关至京

师.民又会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击鼓号呼相惊恐.”[１１]卷一一,p３４２又如«天文志»:“到其(建平)
四年 正 月、二 月、三 月,民 相 惊 动,讙 譁 奔 走,传 行 诏 筹 祠 西 王 母,又 曰 ‘从 目 人 当

来’.”[１１]卷二十六,p１３１１Ｇ１３１２再如«五行志下之上»:“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惊走,持稾或棷一枚,传相付与,
曰行诏筹.道中相过逢多至千数,或被发徒践,或夜折关,或逾墙入,或乘车骑奔驰,以置驿传行,经
历郡国二十六,至京师.其夏,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仟佰,设(祭)张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传书

曰:‘母告百姓,佩此书者不死.不信我言,视门枢下,当有白发.’至秋止.”[１１]卷二七下之上,p１４７６大旱造成



了大规模的流民活动,从所引文献看,“传行西王母筹”由关东地区发起,从正月至秋季,历时大半

年,波及郡国二十六,足见影响之广泛.民众持火上屋,击鼓号呼,惊动奔走,折关逾墙,参与者十分

狂热.参与者“乘车骑奔驰”,不仅有贫穷的流民,也有富贵者;“以置驿传行”,还有享受特权的官

吏.造成这场闹剧的原因远不止旱灾一项,传说“佩此书者不死”,人们似乎认为末日将临.
西汉中期以后,社会矛盾日渐加剧,甚至有“七亡七死”之说.这时出现了利用灾异、谶纬、阴阳

五行表达对汉王朝不满的奏疏,甚至出现了否定汉祚、宣扬异姓受命的理论.早在昭帝时,眭孟就

上书请求昭帝禅位给贤人.眭孟开其端,盖宽饶继其后,再次请求宣帝禅位.翼奉直言汉朝历运中

衰,急需中兴,否则面临“更受命”之危[１１]卷七十五,p３１７７.成帝时,谷永认为汉朝自开国以来已由盛转

衰,遭“三七之节纪”“无妄之卦运”“百六之灾厄”,“三难异科,杂焉同会”[１１]卷八十五,p３４６８.到西汉中晚

期,汉德已尽、新德当起的观念深入人心,甚至哀帝自己也承认“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他在建

平二年六月改元易号,“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１１]卷十一,p３４０.当时的末日思

潮已让社会上人心惶惶,仅仅两年之后的“传行西王母筹”难脱干系.
汉成帝无子嗣,哀帝由定陶王而为皇帝,在朝中孤立无援,只能依靠母亲丁氏和祖母傅太后两

大外戚.丁、傅不甘寂寞,参与政事,傅氏侯者三人,丁氏侯者二人,均担任要职,为朝中大臣所忌

惮.杜邺借“传行西王母筹”抒发了对丁、傅外戚专权的不满:“春秋灾异,以指象为言语.筹,所以

纪数.民,阴,水类也.水以东流为顺走,而西行,反类逆上.象数度放溢,妄以相予,违忤民心之应

也.西王母,妇人之称.博弈,男子之事.于街巷仟伯,明离闑内,与疆外.临事盘乐,炕阳之意.
白发,衰年之象,体尊性弱,难理易乱.门,人之所由;枢,其要也.居人之所由,制持其要也.其明

甚著.今外家丁、傅并侍帷幄,布于列位,有罪恶者不坐辜罚,亡功能者毕受官爵.皇甫、三桓,诗人

所刺,春秋所讥,亡以甚此.指象昭昭,以觉圣朝,奈何不应!”[１１]卷二十七下之上,p１４７６Ｇ１４７７西汉灾异奏疏多

用荒诞不经的灾异论阐释上疏者的观点.杜邺用阴阳象数思想解释“传行西王母筹”,筹、民、水西

行、西王母、博弈诸象均指向外戚丁、傅,“并侍帷幄,布于列位,有罪恶者不坐辜罚,亡功能者毕受官

爵”[１１]卷二七下之上,p１４７６.
“传行西王母筹”事起大旱,根源是民众对汉家命运的忧惧.在天灾与社会思潮的共同作用下,

这场运动的声势才得以如此浩大.西王母本是民间祈求长生的女性神祗,杜邺正是抓住西王母妇

人的性别特点,借以讽刺丁、傅当权,外戚、女主当政,从而把自然、社会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这也

是灾异学说的特点之一.在适逢“汉家历运中衰”之际民众担忧末日将临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否认

这种情况———丁、傅利用西王母的女神形象鼓动流民,从而为外戚女主当政构建合法性,为自身争

取更大的权力.这虽是一种推测,但不论从何种角度去解读“传行西王母筹”,西王母都已由民间福

神形象而被赋予了政治内涵.王莽正是利用西王母这种独特的内涵,为自己谋取更大的政治资本.
王莽代汉后,改封元后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以“传行西王母筹”作为新朝祥瑞,称“哀帝之代,世
传行诏筹,为西王母共具之祥,当为历代母,昭然著明”[１１]卷九十八,p４０３３.杜邺以西王母影射丁、傅,将
该事件视作汉室灾异.王莽以西王母影射元后,将传筹当作新朝祥瑞.一为灾异一为祥瑞,时异则

事异,角度不同,立场不同,对同一事件看法截然不同.
除了将“传行西王母筹”列为祥瑞之外,王莽还将西王母形象植入纬书之中.从纬书资料中不

难看出,西王母神话已彻底成为政治神话.西王母不再仅仅是赐予人们不死之药的神灵,当地上出

现圣王之时,她就会献出玉琯、玉玦、地图,用这些祥瑞彰显圣王的德行和德政,换言之,西王母献符

瑞是天帝与人王交通的纽带.没有符瑞、占星等天人交通思想,纬书政治神话就难以成立,纬书中

西王母献祥瑞的圣王只有黄帝和舜,缘何没有其他圣王的记载呢? 我们认为这很可能与王莽创作

谶纬有关.
杨权指出:“崇圣与正统观念根深蒂固地左右着古代人们的思想.统治者为了证明本朝统治的

合法,必想方设法攀附古圣王,声称自己与古圣王之间存在着血缘关系,本朝统治是古圣王统绪的

发扬光大.”[２２]刘邦以匹夫起事,为了寻找布衣而王天下的依据,“尧后火德”“汉家尧后”之说应运



而生.此命题被王莽利用,“‘汉家尧后’说裁制‘王氏舜后’说,再按‘尧后火德’说裁制‘舜新土德’
说”[２３],他自认为是舜之后,把血统向上追溯到黄帝,甚至不惜违反汉代礼制为黄帝、舜设祖庙祭

祀.王莽造作符瑞、谶语、纬书甚多,纬书中西王母仅献祥瑞于黄帝、虞舜很可能就与王莽有关.
综上,西王母信仰的广泛传播与以下几方面有关:其一,神仙思想和对长生的渴望是西王母信

仰在汉代有如此广泛民众基础的根本原因;其二,在“传行西王母筹”事件后,西王母逐渐由一个民

间福神形象而被赋予了政治内涵;第三,西王母为王莽利用,以献祥瑞于黄帝、虞舜的形式为王莽当

政建构合法性.西王母在民众、官方的相互推崇中逐渐成为全能的神灵,西王母信仰因此得到广泛

传播.从西汉中晚期开始,随葬品、画像石、墓室壁画中逐渐出现西王母图像,东汉墓葬更是大规模

出现.摇钱树就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产生的,树上遍布的西王母图像反映了西王母神话形象

在东汉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丰富内涵.

三、暠然白首与龙虎胁侍:摇钱树上的西王母形象

摇钱树树枝与树座上铸造与雕刻的内容与题材,以西王母形象最多,且常处于主要位置.西昌

高草乡出土的摇钱树枝叶[２４],西王母端坐于龙虎座上,头戴玉胜,左衽长袍,长袖合手,肩生羽翼,
额头上明显有三道深深的皱纹.«大人赋»:“低回阴山翔以纡曲兮,吾乃今日睹西王母.暠然白首

戴胜而穴处兮.”[１１]卷五十七下,p２５９６西王母作为汉人心中的寿星,表现出“暠然白首”之相.龙虎座下生

出类似灵芝的植物作为支撑,左侧有一玉兔,长耳赤裸上身,双肩生出羽翼,右手握一钫,左手持管

状物以接琼浆;右侧为一蟾蜍,右肩有羽翼,右手持方斗,下接高足杯.灵芝类似长生仙药,玉兔为

西王母捣制不死之药著名,蟾蜍则是姮娥的化身.汉人期望获得生命永恒的良方,既羡慕神仙养生

有方,又盼望自己能延年益寿,蟾蜍、玉兔位于西王母身边捣药的图像颇为常见.
汉人仰慕得道成仙的神仙,期盼在世间延寿,更羡慕仙人无限的自由.西王母、蟾蜍及玉兔大

多肩生两翼,玉兔和蟾蜍腿生羽毛,表现出汉代艺术中羽人的形象特征.«论衡􀅰无形»:“图仙人之

形,体生毛,臂变为翼,行于云,则年增矣,千岁不死.”[２５]第二卷,p６６羽人是臂有双翼、体生羽毛的飞仙.
西王母及使者形象在汉人想象中逐渐被仙化,成为逍遥自在、无忧无虑的仙人.在古人眼中,仙人

是腾云驾雾、御神龙遨游于天地之间的,充满了无拘无束的快乐,其中心观念就是长生不死与自由

自在.汉人将西王母仙化,西王母不仅代表了不死的神人,而且象征了自由自在的仙人,表达了汉

人对神仙生活的无限憧憬与向往.汉人对神仙生活满怀期待,对神仙世界充满幻想,使人们相信神

仙居于至高无上的天界,这种隐喻直观地表现在西王母“天门”图像中.绵阳河边乡天门出土的摇

钱树树座,顶端为西王母坐龙虎座上,座下是巍峨挺拔的昆仑三山,山前立一对重檐双出子母阙.
这对子母阙还见于四川鬼头山东汉石棺墓“天门”榜书双阙[２６],在汉人心中象征天门.重庆巫山汉

墓出土的鎏金铜牌,西王母位于题有“天门”两字的汉阙上[２７].天门即升天之门,西王母位于天上

仙境的入口,登上西王母所居天界是汉人梦寐以求的愿望.摇钱树树座常有仙人骑羊乘鹿的雕像,
羊或鹿长着犄角和翅膀,仙人肩上长着双翼,昂首抱柱,表现扶摇而上之势.«淮南子»:“扶摇抮抱

羊角而上,经纪山川,蹈腾昆仑,排阊阖,沦天门.”[１３]卷一,p１４Ｇ１６西王母所居的天界令人向往,乘异兽上

升天国是汉人升天愿望的表达.
汉人对天上世界的想象,不仅包括西王母、为她捣药的玉兔、蟾蜍及三足乌、九尾狐,还包括各

种珍禽异兽、奇花异草及奇异现象.摇钱树西王母枝叶下方的方孔圆钱上,往往铸有大量长短不一

的细线,艾素珊认为象征太阳的光芒,这种神奇的光是一种吉兆[２８].有人统计汉代文献中出现的

祥瑞现象,共有五类:一是凤凰、麒麟、白虎、黄龙等“五灵”;二是各种自然现象,包括人们想象的、根
本不存在的自然现象,如甘露、醴泉、神光;三是各种飞禽,如神爵、鸾鸟、神雀、五色鸟;四是各类奇

花异木,如嘉谷、金芝;五是器物,如宝鼎、神鼎等[２９].摇钱树枝头往往伫立凤凰,伸展翅膀,似在鸣

叫.凤凰被视为祥瑞,有“五德”之美誉,一旦出现,天下就会太平,«山海经􀅰南山经»:“丹穴之山

􀆺􀆺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皇,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



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１０]卷一,p１９有的仙人作为陪伴西王母的侍从,手持仙草、
嘉禾、灵芝等献于西王母.«论衡􀅰宣汉»:“孝明时虽无凤皇,亦致麟、甘露、醴泉、神雀、白雉、紫芝、
嘉禾,金出鼎见,离木复合.五帝、三王,经传所载瑞应,莫盛孝明.”[２５]第十九卷,p８２０紫芝、嘉禾都是被当

作吉兆的祥瑞植物.
汉代民众对祥瑞的理解虽然离不开政治的影响,但更多地是融入到民间文化中表达对吉祥如

意的祈求.摇钱树西王母枝叶中还有象、羊、龟等图像.羊在汉墓中是常见的吉祥符号,«说文»曰
“羊,祥也”.象在汉代也被视为祥瑞,如汉武帝诗“象载瑜,白集西,食甘露,饮荣泉.􀆺􀆺神所见,
施祉福”[１１]卷二十二,p１０６９.龟在古代是寓意丰富的动物,«淮南子»有女娲炼石断鳖足以立四极支撑宇

宙的故事.龟常出现在摇钱树基座上支撑上部的树干和枝叶,相传其寿命长达千岁,是长寿象征.
龟还被当作吉兆出现于史书中,«史记􀅰龟策列传»:“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龟,畜置之,家因大福.与

人议,欲 遣 去. 人 教 杀 之 勿 遣,遣 之 破 人 家 􀆺􀆺 其 家 终 杀 之. 杀 之 后,身 死,家 不

利.”[３０]卷一百二十八,p３２２８龙虎作为西王母左右胁侍,象征东西方位,更有避邪趋吉作用.«论衡􀅰解除»:
“龙、虎猛神,天之正鬼也,飞尸流凶,安敢妄集.”[２５]第二十五卷,p１０４３

广汉万福乡出土的西王母枝叶上有两人:一人持弓骑马上,张弓回首朝树上射箭,一猿攀援上

树,虽体貌特征与猴相似,但其臂长腿短,动作夸张,很可能为猿;另一人张弓对准一只向树上攀爬

的猴,猴尾上卷,作欲逃跑状.汉人喜欢用谐音讨吉利,“猴”谐音为“侯”,“射猴”即“射侯”.马上射

侯隐喻乘马为官的人,射侯表现了汉人追求加官封爵的心态.主父偃说“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

鼎烹耳”[３０]卷一百一十二,p２９６１,将汉人这种入世进取的积极心态表现无疑.不少隐喻圣王政治的祥瑞已

渗入民间文化之中,与西王母形象结合在一起,使西王母信仰出现与福禄升官相关的内涵.
西王母枝叶上往往铸有大量钱币,这与古人的金钱崇拜观念有密切联系.然而民间金钱崇拜

的实质是为死人祈福,使其在地下世界永享源源不断的财富,并最终实现在世生人的福祉.摇钱树

上的钱币往往有文,常见“五铢”“五”“五利后”或新莽钱文,表明钱币身份.有的钱树上有持杆打钱

或挑钱而走之人,说明摇钱树是一种能生长无数钱币且经摇晃钱币纷纷落地的神奇树木.摇钱树

上的“五”“五五”“五利后”钱文也证明钱币显然不是现实中通行的货币,可能是为死者在地下世界

准备.钱文“五利后”的“五”与“五铢”同义,“利后”应为“有利于子孙”.“利子孙”还出现在汉代镇

墓文中,如:“谨奉黄金千斤两,用填(镇)塚门地下死籍,削除文他央咎转,要道中人和以五石之,精
安冢莫(墓)利子孙.”[３１]文中明确记载生人设法用大量钱财贿赂地下官吏解除死者死籍,以求子孙

平安.因为人的死亡不仅与死者有关,更牵扯到死者在世家人的福祉.在这里,金钱与其说是为保

障死者灵魂安息,不如说是为死者在世的家人及子孙谋求福祉.进而言之,西王母形象除了与代表

长寿福禄的图像结合外,还与象征财富和吉祥的图像结合在一起,寄托了汉人长寿升仙、吉祥安康、
加官晋爵、财源滚滚等世俗欲望,最终使西王母成为全能的神灵.

四、结　论

从战国到两汉,西王母神话形象经历了几次重要演变.西王母形象从半人半兽演变为暠然白

首的老妇人,西王母的司职从刑杀转变为长生不死乃至呈献祥瑞,这体现了从古史传说到政治神话

的转变.神仙方术思想从战国以来至两汉广为流传,上自秦始皇、汉武帝,下至黔首百姓,渴望长生

不死,为西王母崇拜的出现培育了深厚的社会基础.此外,西王母也被统治阶级所利用,如“传行西

王母筹”喧嚣天下就与哀帝外戚傅氏、丁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此事后来还被王莽作为新莽政权

的祥瑞之一.再者,王莽在纬书中创造了西王母向其祖先黄帝、虞舜献祥瑞的政治神话,使西王母

演化成为政治符号,为其篡位夺权张本,谋取执政的合法性.东汉女主外戚权势远甚于西汉,西王

母又有了用武之地,再加上东汉以谶纬治国,西王母得到了统治者的推崇.由之,在这种民间与官

方的相互推动下,西王母信仰成为一种广泛的文化现象.
东汉摇钱树正是在这种普遍的社会思潮中产生的,从摇钱树上的西王母形象看,已脱离了半人



半兽形象,呈现出威严的王者姿态,捣药的玉兔和蟾蜍隐喻汉人长生不死的愿望.摇钱树上还有凤

凰、龙、虎、猴、羊、象、龟、辟邪、羽人及灵芝、嘉禾、神光等图像.这些图像是祥瑞在器物上的再现,
表达了汉人对死后升仙、生人长生、封侯富贵的强烈愿望.祥瑞本是政治神话的产物,是统治者粉

饰太平、谋求皇权合法性的依据,摇钱树中大量出现的祥瑞图像就是对官方政治话语的模仿,体现

了汉人积极入世的心态.
蒲慕州说:“汉代宗教的特点,也许就在于这种官方宗教系统与民间信仰相互纠结的情况.”[３２]

摇钱树中表现的西王母崇拜与两汉西王母政治神话互为表里.不论百姓还是皇帝,西王母的长生

司职都得到了重视.官方借民间的西王母崇拜而生的西王母政治神话又影响了民间信仰,双方相

互影响,难分彼此.西王母献白玉琯、益地图在官方象征政通人和,在民间则为长生不死、封侯富

贵,都作为祥瑞表达不同层次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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